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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门被一脚带上，凯文顺着库尔图瓦的力倒在床上。

高大的门将俯下身，宽阔的臂膀遮盖住房顶刺眼的光。凯文盯着他，那双玻璃珠般剔透的蓝眼睛舔舐过库尔图瓦脸上每一丝变动的表情，即使从一进门开始库尔图瓦就表现的像个面瘫。

库尔图瓦哭过了。凯文很清楚这件事，在伤病找上他的那一刻，全队的命运就此改变，彼时凯文也跑到了自己体力的边缘，泪水是命运附赠的纪念品，或许他们就是差一点点运气吧。

但此刻，没人想去谈论战术和输赢，那不重要，至少现在不重要。凯文飞速地脱掉上衣，短裤勾在脚踝出被蹬开，他现在像被颠簸许久的瓶装啤酒，等待着什么来起开瓶盖，喷出满头满脸的泡沫。

于是库尔图瓦浅笑着亲吻他。他们很少吻彼此，沉默的性爱里通常只有发泄和近乎苛刻的自我虐待，但现在，凯文必须承认他需要一个吻。门将柔软灵活的舌头钻进凯文微张的嘴里，极具攻击性地吃掉中场口中的氧气，心和心之间的距离无限靠近，欲望烧起火，他们近乎渴望地纠缠对方的舌头。一直到凯文被亲软了腰，跑动超过80分钟的中场并没有那么好的体力，他拍打库尔图瓦的背，试图让这个家伙放过他给他一点喘息的机会，库尔图瓦睁开鹰隼一样的眼睛望进凯文蒙着水雾的蓝眼睛，伸出一只大手扶住了凯文湿乎乎的后脑，再往自己怀里扣紧一点。

“唔……嗯……”

要彻底被榨干氧气了，缺氧的痛苦逼红了凯文的双眼，他徒劳地在库尔图瓦密不透风的拥抱里挣扎，窒息的刺激迫使他身前的阴茎挺立，直挺挺地戳在门将结实的腹肌上。

“等不及了？”

万幸库尔图瓦还有调笑他的念头，凯文此刻浑身上下红透了，喘着粗气直勾勾地盯着库尔图瓦，原谅他现在看起来很狼狈，他赤裸着，阴茎正在不知廉耻地流水，而刚刚在场上驰骋过的球袜仍完好地穿戴在脚上。空气炽热得几乎要凝固，他们坚持不了多久，在这样完全吐露欲念的对视中。

“Tibo……”

一触即发。

库尔图瓦从善如流地脱掉自己的球裤，柠檬草味道的润滑从凯文挺翘的阴茎一路淋到后穴，库尔图瓦掰开他的臀缝让润滑液涂满每一寸褶皱。门将富有技巧的手法替凯文抚慰那根小东西，粗糙的指腹熟练地揉开凯文紧闭的穴口。

“放松点。”

老天，凯文仰倒在床上，手臂掩住被亲得红润的唇舌以免泄露出太过分的声响，哪怕他知道后面总归是要被操得不管不顾地叫喊。

他已经相当放松了。他的肌肉很难在很短时间内恢复平常状态，蒂博是知道的，这坏家伙。

凯文的屁股里已经塞进了两根属于库尔图瓦的手指，门将的手一直有着超出常人的大小，即便是两根也能让为了世界杯禁欲许久的凯文吃上一壶。库尔图瓦轻车熟路地寻找到那块凸起的软肉，中指准确地按压上去，满意地听到身下人喘出一声低吟。

他没准备靠指奸让德布劳内去一次，他们此刻需要双向的肉贴肉的性爱传导，库尔图瓦只是把手指分成剪刀状，分开凯文紧绞的穴肉，让那些对他过分熟悉的嫩红软肉变得听话些，别那么紧张。

“进来吧……”

凯文从喉口哽出一句邀请，库尔图瓦顿了一下，讶异地挑起眉毛，没多说什么，把自己那根热烫的大家伙抵在凯文穴口。

Kevin……Kevin……库尔图瓦像只真正的鹰隼审视自己的猎物，目光一寸一寸掠过眼下这具与他朝夕相处二十余载的躯体，脸颊上浅色的绒毛，因为紧张而微微颤抖的眼皮，很可怜，很可爱，湿透了，他的凯文。

毫无征兆的，库尔图瓦提枪长驱直入，粗大的阴茎破开穴道直直地顶撞在前列腺上。凯文被这一下猛顶操得弹跳起来，腰背拱出漂亮的弧度。

库尔图瓦没给他喘息的余地，托着凯文的胯大开大合地操干起来。粗长的阴茎每一下都能顶在最要命的点上，凯文身后发了大水，汁液从层层叠叠的花蕊里被捣出，从后穴发散的酥麻感一波一波遍布全身，他仰着头止不住地喘。

库尔图瓦不是一个善良的床伴，柔软细腻的腰腹处被甩了几个巴掌，白净到极点的肌肤拓上斑驳的红痕，充斥着微妙的涩感。

巴掌扇下去的感觉很好，潮湿的皮肤会给出清脆的声响，白嫩的腿根被扇出色情的红色肿痕。库尔图瓦掐着凯文的腰把他抱进怀里操，两只大掌陷进凯文丰腴的腿肉里，他的凯文有着出色的大腿肌肉，以及柔软多汁的翘臀。恶劣的一巴掌打在水淋淋的臀尖，把凯文绵软的臀肉扇出白花花的肉浪，比利时中场在被一巴掌揍在屁股上时难以自已地尖叫，换来的是库尔图瓦狞笑着再一巴掌扇在臀腿处。

凯文憋不住自己生理的泪水，屁股被扇打得肿痛，下半身火辣辣的，他的穴里还吃着库尔图瓦坚硬的性器，那家伙真快顶到他的胃了。坚硬的肉刃破开软豆腐一样的穴心，碾着凯文的敏感处折磨。凯文哭得像只真正的小猫，眼尾一片绯色，爪子毫无威胁地在库尔图瓦背上抓挠，库尔图瓦很轻松地把小猫爪包在手里，锢在头顶，凯文脱口骂出的脏话也被顶得细碎。

库尔图瓦听他荷语法语颠三倒四地骂，门将笑得猖狂，他尖牙利齿的小情人啊…

他用嘴堵住凯文的嘴，顺着身下人仰头呻吟的角度往下啃咬，在裹着一层薄皮肉的锁骨上吮吻出暧昧的印记，齿痕一圈一圈蔓延到胸腹。凯文徒劳地扭动身体，像困在库尔图瓦身下的一尾鱼，库尔图瓦的胡子扎得他有点痒，他想提醒他不像话的床伴不要留下明显的吻痕，但迷蒙的快感已经侵蚀了一切，别管了，别管了，凯文对自己说，纵情吧，纵欲吧。

库尔图瓦用牙齿叼着凯文浅色的乳头厮磨，麻痒从左侧的胸乳绽开，凯文哼唧了几声，扭动手腕推着库尔图瓦的手摸上自己的右乳，有点羞赧地用胸去顶库尔图瓦的手。门将埋头吃得正欢，手上传来了滑腻的触感，大喜过望抬起头笑得灿烂，手指捻着凯文小小的乳头拉扯折磨，一会儿揪长了一会儿又按进软嫩的乳肉，把两粒乳头玩得像熟透的浆果，红艳艳地挂缀在胸前。

“你操不操了？”

凯文受不了胸前难忍的酥爽，用力夹了一下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下动作的家伙，横了库尔图瓦一眼。

“你总该给我些奖励。”

库尔图瓦总这样，笑得友善又有风度，眨着无辜的眼睛，如果不看他手上肆无忌惮的动作恐怕真会觉得这人在委屈。

“奖励什么，你的腿…”凯文刚说出口就止住了话头，沉默溢出淡淡的尴尬氛围。

“我们说好不谈这个的。”

凯文睁开他好似蓝玻璃的眼睛：“那就吻我吧。”

唇舌再一次撞在一起，库尔图瓦吻得很用力，牙齿磕在在嘴唇上咬出血洞，凯文毫不犹豫一口咬在库尔图瓦舌头上，血腥味充斥在口腔里，库尔图瓦笑得更瘆人了，捏着凯文的下巴吻。

“老实讲，你的胡子很扎手。”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凯文平静地回怼。

库尔图瓦哈哈大笑：“好吧，让我亲亲你的胡子。”

库尔图瓦用自己的胡子去蹭凯文的，亲昵地吻上凯文挺翘的鼻头，湿漉漉的吻一路往上，他近乎虔诚地用舌尖舔吻凯文轻轻颤抖的眼皮，泪痕被吻的路线遮盖彻底。他们好像在今天亲遍了过去没有触及的肌肤，亲吻的次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凯文小口喘着气， 撑着身体坐起来在库尔图瓦怀里找到一个相对舒服的姿势 ，屁股里的阴茎因为角度变化进得更深了些，凯文喉咙里咕噜出几声低喘，把头靠在库尔图瓦坚实的肩膀上。

“好啦，好啦。”库尔图瓦极轻柔地抚摸凯文的发旋，洗净了发胶的金发乖顺地趴在额头上。

他的凯文今天出尔反尔得像个疯子，但也不怪他吧，库尔图瓦侧头吻了一下凯文的发顶，他们今天经历了许多，一点点混乱和疯狂是正常的。

如何用一杯酒安抚此刻的比利时人呢，需要倾倒一点疼痛，也需要留出一些平稳的安抚，输球的郁闷并不能一下子疏解掉，但他们确实尽力了不是吗，凯文甚至吃到了一张黄牌，他们的中场大师该得到奖励才对。

“啊fuck！你怎么现在……啊哈……”

蛰伏的性器随着库尔图瓦突然的顶胯重重地撞在凯文的前列腺上，还沉浸在温暖怀抱里的凯文被操得差点失去平衡，抓着库尔图瓦的肩膀让自己在猛地炸开的快感里坐稳。

当然，如果让凯文听到库尔图瓦的心路历程他会怒骂这是阴险狡诈的库尔图瓦在给自己谋奖励。

库尔图瓦牢牢箍住凯文的腰往下按，让阴茎在凯文敏感的穴道里横冲直撞，他大开大合地操，凯文一双手搂在库尔图瓦脖子上，埋在他肩颈里尖叫，穴里的软肉依依不舍地挽留退出的粗大阴茎。凯文在每一次狠戾的操干里餍足地呻吟，发出欢愉的、甜腻的声音。

太过了……太过了……

凯文漂亮的蓝眼睛被操得失了神采，颤抖地如同筛糠，他的腿根在痉挛，小腹酸软，热流一股股冲向下体。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胡乱叫着什么了，或许他只是在淫荡地呻吟，或许他在叫蒂博的名字。

快感急剧地聚拢在身前，凯文那根流着水的阴茎正胀红了在微微跳动，凯文闭着眼睛尖叫，脸上的纹路皱成一团，像猫咪，很可爱，库尔图瓦心情很好地握住了凯文的阴茎。

“Tibo！”

即将喷发的精液被扼住，凯文睁开眼盯着库尔图瓦，眼睛里的水光像碎银子。光秃秃的手指掐进库尔图瓦后脖颈里，凯文像只煮熟的虾子拱起身体颤抖，很漂亮的粉红色，库尔图瓦一寸寸抚摸过凯文的脊骨，一节、一节，门将的手指感知着手下哆哆嗦嗦的身体，滑到尾骨。他在今天对凯文有着无限的耐心，虽然这个耐心不包括他现在死死捏着凯文的龟头这件事。

“痛…Tibo…”

“忍一忍，Kevin，忍一忍。”

操啊他自己怎么不去忍…凯文的眼泪滴在库尔图瓦身上，聚起一汪小湖泊，他哭得混乱又动人，精液在倒流，凯文颤抖着浑身紧绷。库尔图瓦乐得其成，湿热的穴肉把他绞得很舒适，门将扬起脖颈叹出几声喘。

凯文呜咽着，他快被操崩溃了，金发汗湿了一绺一绺耷拉着，淫水被库尔图瓦正在打桩的阴茎捣出白沫堆在靡红的穴口，他湿润的、淫乱的身体要被使用到边界了。

库尔图瓦一只手压在凯文汗淋淋的后腰，终于在凯文被操到舌头都收不回去搁在唇边，钴蓝的眼珠微微上翻才用力一顶胯，射进凯文身体里的一瞬间松开了禁锢住凯文的手。

高潮来得像掀起的巨浪，把凯文狠狠拍在沙滩上又卷进海浪里。他剧烈地颤抖，腰腹弹跳起来，喉咙里挤出嗬嗬的声响，憋久了的阴茎甩动了几下，抵在库尔图瓦胸前喷出乳白色的液体。他几乎已经失控，全靠库尔图瓦搂着他才能保持坐在门将身上的现状。那根可怜的阴茎还在往外喷东西，库尔图瓦好整以暇地摆弄了一下，怀里的小猫就哭得惨兮兮的，拼尽自己最后一丝力气一口咬在库尔图瓦脖子上。

湿热的液体打在前胸，库尔图瓦愣怔了一下，随即大笑着亲吻凯文的发顶。他的凯文爽到失禁了。

凯文那一口牙还没有放过库尔图瓦的意思，迟来的羞愤和不应期同时找上这只小猫。

God…算了…

凯文狠狠往库尔图瓦脑后锤了一拳，该死的家伙，吃药了吧硬那么快！

“哦？还有力气？那我们继续吧Ke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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